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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摘要: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推出科技小院模式，涉农高校选派素质较高的专业人员到田间地头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实地诊断、技术指导和多层次服务。这种将高校人才培养“产学研”一体化化与服务乡村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因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耦合而上升成为一项国家行动，并逐渐在国内涉农高校中推广开来。为此，立足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教育生态学理论，以涉农高校开展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研究对象，对科技小院入驻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横向与纵向方面的实践进行总结分析。研究得出：科技小院生态链连接四大主体、五条主线以及若干副线，其生态链系统中各主体资源有机循环、相互转换，实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共同助力乡村振兴；科技小院服务乡村振兴在纵向上主要以教育链与服务链为主线，横向推进以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为主导，其生态链运转的保障机制在宏观层面以政府引导为主、中观层面市场支持为主、微观层面高校主持为主。据此，针对科技小院模式发展面临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生态圈选址是否能够真正下沉、生态链参与主体是否可以扩宽、生态链资源流向是否能够透明、生态链人才“内生”是否能够落实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展开思考、提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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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Cha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mall Institut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Practical Thinking

Zhang Munan, Long Meng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

Abstract: In 2009,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unch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tyard model.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selected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on-site diagnosis, technical guidance and multi-leve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fields. This operation model, which combine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with serving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 national action due to its high coupling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has gradually been promoted in domestic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ak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tyard model carried out by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ractice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tyard entering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tyard connects four major subjects, five main lines and several secondary lines. The resources of each subject in its ecological chain system are organically circulated and converted to each other,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jointly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tyard serves rural revitalization mainly with the education chain and service chain as the main line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and is led by talent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operation of its ecological chain is mainly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at the macro level, supported by the market at the meso level, and hosted by universities at the micro level. Based on this, we further think about and put forward ideas for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tyard model, such as whether the site sel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rcle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truly sinking, whether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cological chain can be expanded, whether the flow of ecological chain resources can be transparent, and whether the "endogenous" generation of ecological chain talents can b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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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OLE_LINK3]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证教育生态环境稳健发展之时并在精准脱贫中主动作为，推行“高校品牌”特色扶贫路径。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涉农高校不断寻求将传统的扶贫工作与教育相融合的办法，深化涉农人才的协同培养。科技小院模式响应国家号召，将涉农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与乡村服务模式相结合，以农业实际问题为契入点，田野与课堂融为一体，紧密结合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实际生产和社会服务，实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自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推出科技小院模式，随着国家发展变化及阶段任务改变，涉农高校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模式的目的也历经了3次调整：科技小院1.0精准帮扶模式以培养学生知农爱农、精准帮扶农民增产增收、助推农业高产高效为主要目的；科技小院2.0产业扶贫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学生创新创业、教师立德树人、农民生活富裕、产业绿色升级；进入乡村振兴时代，科技小院3.0版本将乡村振兴作为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充分发挥涉农院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着力打造产业兴旺、人才振兴、治理有效、文化繁荣、美丽宜居新农村[1]。这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教育系统建设及现代化强国建设都极具意义。
[bookmark: OLE_LINK13]1   科技小院生态链与乡村振兴理论机制
1.1   科技小院生态链相关概念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6]科技小院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脱贫攻坚为一体，将研究生置身于农业实践大平台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主战场的平台[2]。教育部[3]将其定义为：研究生培养单位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长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着力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农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相较以往的高校科研基地，科技小院迎合乡村振兴潮流，将育人与用人、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农业高产高质发展。扬建昌[4]在研究中指出科技小院让农民增产增收；庹飞[5]在研究中分析指出科技小院集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培训、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乡村发展为一体；郭鑫[6]在研究中提到科技小院是融合创新、服务、育人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实现了教书与育人、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的紧密结合。
[bookmark: OLE_LINK7]生态学是有关生物体、生物种群同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学问。生态链是生态学中描述生态系统内生物、非生物间通过能量与物质循环形成的相互循环、相互作用的链式依存关系[7]。2015年刘月秀提出“农业院校创业教育生态链”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结合农业院校的特点与创业教育的规律合理制定教学大纲，大纲的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层层递进、形成稳定的链网状结构，从而促进教育生态效益利益最大化[8]。科技小院作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载体，连接着几大平台，资源通过科技小院不断地循环与转换。因此，基于科技小院的系统及运转模式，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来构建科技小院生态链中各要素之间的链式关系，厘清各个环节的功效，可为后续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提供参考，促进整个系统高效运转、助推形成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
1.2   科技小院生态链模型构建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四链”融合，通过分析科技小院多功效、多主体的运行模式，构建协调教书育人、耕读结合、科技下乡、产教融合、社会服务一体化，国家、市场、高校、乡村资源整合、相互作用的科技小院的理论框架。
[bookmark: OLE_LINK8]科技小院生态链连接四大主体、五条主线以及若干副线。四大主体为国家政府机关、市场企业、涉农高校、“三农”；五条主线由国家层面的教育链、产业链、资金链、科技链外加高校衍生出的服务链构成，再辅以由四大主体提供的其他线路。在科技小院生态链中，产业链为主要载体，人才链为实施主体，资金链和创新链为主要动力，服务链为主要形式。科技小院生态链充当该生态系统内的母链，连接系统内政、商、学、农四大生命主体；科技小院生态链又存在若干子链下的若干子线连接各主体，通过子链实现各主体在科技小院生态链下进行能量交换，实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系统中各主体资源有机循环、相互转换，四主体、五线路一同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科技小院生态链生态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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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1]图1  科技小院生态链模型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2  科技小院生态链与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科技小院生态链坚持“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以科技小院为联络站，将政府、高校、生产、科研、社会服务紧密结合，通过将高校实用性人才培养与高校服务乡村融合，助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并推进乡村全方位振兴。农业农村部有关科技小院建设的政策措施多围绕人才、生产、成果、普及、服务展开，如图2所示。
【图2中文字的字级应统一大小，最大不超过六号，且不加粗。请重新单独提供清晰度高的图片】
	[image: 政策汇总]


图2  农业农村部关于科技小院的政策文件汇总

2.1  纵向实施：教育链与服务链为主线
科技小院以人才培养与服务乡村振兴为主要任务，打破人才培育、学生学习的地域限制，将教育活动在田间地头开展，并在教育过程中服务乡村建设。
[bookmark: OLE_LINK21]学校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场被连接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网络内各组织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资源不断被输入、转化、输出，资源质量是影响生态链健康发展的要因之一。涉农高校面向农业、服务农业，为农业输送具有良好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技能的专业人才[9]。在理论教育为主的培养模式下，涉农研究多身居高台俯瞰底层，设想理想化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实践，传统教育模式下的实践育人环节仍较为薄弱[10]。涉农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依托高质量的工作场所和产业情境进行[11]。袁隆平院士在研究生培养上曾提到：“你不下田，我不培养你”[12]。涉农教育战线与农业生产一线相结合是中国涉农教育发展的走向。学校组织系统的人才培养应同农村经济产业发展、国家长远发展相匹配，设置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近几年，中国涉农高校相继打破人才培养场域边界，下沉乡村，寻找理论教育与生产实践落脚点，科技小院模式就是高校寻求教育与实践平衡的策略之一。“实践－理论－实践”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落实涉农专业学中做与做中学相结合，学生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科技小院创设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科教专家网络、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政府推广网络、校企合作网络、国际协作网络助推小院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从2009年第一所科技小院建立，发展至2023年，相关研究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研发的产品及专利数量也有了新高度的创新[13]，农村成为涉农高校育人新高地。
涉农高校将学校课堂搬到田间、派涉农研究生常驻农村，学生同农民一块下到田地，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田野开展学习和研究。科技小院模式下，高校突破唯论文、唯成果、唯奖励的考核评价机制，实现实践育人协同服务社会，学生扎根农村，走进农民、与农业生产面对面，为农村、农业、农民带来了“零门槛、零费用”的人力资源，实现了教育链与服务链的有机联动，知识逐步往行动转变，学校育人活动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科技小院模式打破时空闭环，冲破了堡垒禁锢，以高质量人力、现代化技术的投入以缩小传统农耕与现代化的差距。
2.2  横向推进：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为主导 
2.2.1  科技小院“外源内生”的人才振兴模式
202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人才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人力资本开发第一位，鼓励高层次高水平人才下乡，提倡对口帮扶，完善人才服务乡村并推动形成人才振兴合力模式。涉农高校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外部源泉，对人员严格把控，根据承担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布局及工作量决定派员下乡常驻人数，在人员结构上至少保证1名专业人员常驻（通常以学校导师为主，条件允许下可再配备一名校外导师，一般委派当地政府官员、企业家、地方技术专家担任），并派若干研究生参与其中，同时通过新老更迭、以老带新的方式促进各项工作、资源的传承和延续。涉农高校作为农业技术的培训高地及农业人才的聚集地，恰好契合乡村振兴人力资本开发的需求。
《意见》更提出完善高等教育涉农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省属涉农高校下沉式耕读教育，推进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训计划2.0，培养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助推“送教下乡”，实现农民在田间地头“上大学”。目前中国的农村现代技术推广仍以政府、科研单位、企业为主导的覆盖式为主，覆盖式链式信息传递模式虽能快捷传递信息，但更适用于高一级政府与地方级政府间的信息传播，由于农民普遍文化水平偏低，采用这种模式下的农业现代技术宣传普及只停留在信息传达上，并未深入到技术落实中，而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任何环节发生的信息流失或者信息译误都会影响现代技术推广最终效果的呈现。科技小院通过研究生对农业科技手段及专业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将信息面对面、手把手传授给农民，并为为当地提供第一时间的人力支持和技术指导，通过对农民开展多形式培训、带领农民进行现场近距离观摩、开展多样化农业科学知识科普、组织多元化文化活动等，将现代化知识技术广泛普及、渗透至农村各个角落，精准普及到每一户村民，这种“零距离”、“零门槛”的模式极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中间过程。同时，学生在参与教育实践过程中帮助强化农民主体意识、提升主体能力、促进主体民主参与，帮助更多农民挑上“金扁担”，帮助他们成长为懂技术、会经营的“土专家”，有效增强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动力[14]。科技小院“外源内生”的人才振兴趋势，为未来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打下坚实根基。
2.2.2  科技小院多元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模式
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农业生产非粮化，农业生产经营分散化、滞后化等问题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依旧十分突出[15]，作为农业大国稳住产业根基十分重要。科技小院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了多元化的资源配置，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振兴。
一是资源配置助力产业振兴。科技小院一经推行就得到了政府、企业的慷慨“投资”。作为资源集中站，科技小院吸纳了来自各平台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有效推动了乡村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空间链的协同发展走向正轨、合理运行。微观上，各项资源的汇总帮助科技小院所在地产业发挥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宏观上，科技小院模式加强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市场基础作用下的资源合理分配，使资源的流动更加合理、均匀，促进生产母系统与生产子系统之间均衡发展。
二是资源转移助力产业振兴。科技小院入驻农村实现教育层面农学结合、办学层面校企合作、战略层面的产教融合的流变[16]。已有学者指出，不同场域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需要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和未来前进方向，最终实现特色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发展[17]。科技小院将实验室搬到农村，结合当地农业特色以及当下农业潮流“零距离”“零门槛”地在农田开展科学创新、技术科普、实践指导、人才培养，帮助形成当地特色产业链并加快新产业链的诞生。“教”“学”“研”的加入节省了农村产的成本、加快了农民产的步伐；将教育链与当地产业链建设相结合，将教育资源向产业建设资源转换，并引导当地产业链往节成本、增收入、高成效、少污染转型升级，形成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
3  科技小院生态链与乡村振兴保障机制
[bookmark: OLE_LINK12]3.1  宏观层面：政府引导、塑造主流
科技小院最初作为一项高校人才培养的举措，随着其在扶贫方面作用的扩大，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政府在科技小院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bookmark: OLE_LINK18]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科技小院在发展前期的创立环节，其申立需要经过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其各方面的层层检验与考核，包括专业设置、申请数量、专家水平、学生质量及数量、入驻时间、合作单位、聚焦产业等[18]，而政府的加入为科技小院建立了统一标准，避免涉农高校在科技小院建设上重数量、轻质量、随大流；在中期，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适时派遣专家对科技小院建设情况进行下访监管与跟踪指导，并设立全国科技小院服务管理平台以供各家科技小院撰写和上传科技小院日志等，并对科技小院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及信息监督与公开，以展示各小院特色、实现资源共享。此外，教育部[19]发文提出科技小院人才培养质量将作为农业专业学位授权点及涉农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从建立、监管、政策上政府以控制者的身份防止动乱发生。
政府作为资源分配者。在招生计划上，国家对设有科技小院的涉农高校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如增量倾斜及存量调整。在高校学科建设上，政府对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成效突出的培养单位给予相关支持以协助学科建设以及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地方政府在科技小院中期实施环节，与科技小院以合作的形式为其提供技术服务费用、专项资金支持等，用于科技小院基础设施的建设、科研项目的创新以及社会服务的开展，并在科技小院成立后期对其进行宣传，增加科技小院知名度和各界力量对科技小院的支持度。
3.2  中观层面：市场支持、稳固实力
企业虽不及政府的权威，但是也为科技小院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用于科技小院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推动科技小院及其周围片区技术物化与技术示范应用；同时科技小院同企业之间建立合作社，农业产品输入企业，企业帮助农村农业产品转化为资金，产品资金回到农村一方面助推乡村振兴稳健发展，另一方面又激励当地产品升级、助推企业转型升级。通过市场引导构成科技小院产业链：科技小院校内校外相结合的模式将实践与体验相结合，培养涉农专业学生增强热爱“三农”的信念；多学科融合、校企融合、校地融合的模式助推涉农专业学生提升科研服务综合素质；通过搭建科教专家网络、政府推广网络、校企合作网络、国际协作网络助推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科技小院背后的政策支持、强大的队伍、广泛的社会支持受到了金融圈的高度关注，为乡村产业振兴筑强了堡垒，各界力量纷纷与科技小院建立业务联系，逐渐形成金融支持小院的互动模式，比如提供贷款并简化办贷流程、提供技术支持并派代表下乡进行现场指导等，促进当地农业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介入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支持，使农村农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陆续提上日程，农村农业由规模种植往全产业链突进。在该模式下，以科技小院作为联络站联系各枢纽，并对各方需求进行“转译”、传达与实施，实现资源向各方畅顺流通。科技小院将农村产业链与市场链有效衔接，二者有机互动，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
[bookmark: OLE_LINK10]3.3  微观层面：学校主持、学生主力
学校作为科技小院的组织管理者，需要洞悉文化、寻找实现使命的出路，并通过创新促使期望的实现。科技小院自2006年提出至今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以及广泛的推广，高校作为开启科技小院的第一关，在科技小院建立前期开展了如调研企业政府需点、难点、痛点，选址调研，资源整合，推广运营等工作，从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方面做了严谨周密的细节把控，科技小院形成了各级科协组织领导、院校实施、教师指导、学生常驻的模式[20]。
[bookmark: OLE_LINK5]科技小院的团队质量从选人到培养由学校一一把关。高质量人员配置方面，科技小院主要由涉农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及其导师构成，相较本科层次学生，研究生有着更硬的知识本领、更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高的综合素质，配备一名或多名专家老师带队，高质量的队伍结构为科技小院筑建强有力的人才根基；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方面，由于科技小院近农村、远城市的地域特征，传统学校教育模式无法完全适应当下远离学校场域的情形，因此涉农高校相关专业采取“学校—小院—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先让研究生接受学校理论教育，在前期的学校学习环节重点培养学生调研、观察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并结合所学、所感兴趣同导师商讨自己的研究题目及方向，再派学生到科技小院基地长驻，在农业基地参与实践并以此为其硕士论文的依据或研究方向，研究生们可以在生产和实践中获取数据并查找、收集相关资料，最后再回到学校完成毕业论文及论文答辩等事宜[21]。学校为科技小院提供的物质保障从学习到生产面面俱到。为弥补资源的地域性差异，学校的虚拟专用网络（VPN）打通校内外网络限制，实现无地域学术资料查找；开设网课及直播课堂保证学生正常学习；开展定期线上会议跟进学生任务进展，保障学生的正常学业，弥补同学校教师的“时空鸿沟”。在生活上，学校领导定期下乡拜访慰问当地学生，并为有需要的学生发放补贴以缓解其经济压力，尽力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学校领导和层层把控、助力下，科技小院的“科协领导、院校实施、教师指导、学生常驻、多方支持”的创新发展模式得以形成。
涉农高校的研究生有着较强的服务意识、吃苦精神和奉献意识，能够适应农村生活并服务好农民，同时也有较强的适应、沟通和组织能力，能将自身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传达给农民，更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以保障农业指导专业化开展。场域上，将研究生置于农村这一正式的组织场域进行培养，又让其与非正式组织中的农民建立人际关联，从而助推学生与“三农”接轨，学生“零距离”地研究、全过程地参与、保姆式地服务。同时，研究生课题的进展同科技小院内科研项目、生产实践直接挂钩，学生在参与“三农”服务中也完成了学校的育人环节以及个人的学业，个人的学业成果也直接和农业生产挂钩。
4  科技小院生态链与乡村振兴的思考与展望
4.1   现实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提及实现精准扶贫亟需回答的五方面问题：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涉农高校科技小院服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也应当注意相关如下4个方面的问题：
（1）帮扶生态圈选址是否真正下沉。帮扶的第一步是确定好帮扶对象，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并迈向共同富裕阶段，科技小院的建立可以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下资源分配往均衡化、合理化发展，为偏远地区、相对落后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避免资源地域分布及生态不平衡。因此，科技小院的成立的前期选址、调研等工作尤为关键，前期需要开展大量工作明确“扶持谁”，以真正落实涉农高校“下沉”农村，实现精准帮扶。
 （2）生态链参与主体是否可以扩宽。科技小院作为涉农类高校结合人才培养计划实施的一项举措，内部成员由导师团队加研究生构成，团队人员学历水平较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作为近几年国家对育人的新要求，应当贯穿在各个层次的教育当中，助力乡村振兴也应当充分利用各个层次的人才。因此，是否可以让涉农高校本科生及博士生一同参与科技小院建设，一方面增加各个层次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大化培养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为科技小院注入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弥补乡村振兴中“人才从哪来”的困境，增加科技小院队伍及乡村振兴建设队伍整体执行力。
[bookmark: _GoBack]（3）生态链资源流向是否透明。科技小院是由高校出资、出力，国家、企业投资，农村、农民出地，高校提供人力技术力量为农村提高“保姆式”服务的模式，农村以少量的成本投入便可以获取不菲收益，然而乡村收入提高之下，也应当加强对乡村收支情况地监管，避免乡村贪污腐败现象滋生。因此，要政府部门等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保证资源流入及其配置合理透明。
（4）生态链人才“内生”是否落实。“民”作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村的“假贫困”和“因懒贫困”现象的产生有脱贫生态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环境及政策刺激的干预，因此要预防“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22]。实现乡村振兴，带动共同富裕，需授农以“渔”，人才振兴除了促进“外源”更要落实“内生”。
4.2   展望
[bookmark: OLE_LINK9]4.2.1  生态资源合理配置，科技小院稳定发展
科技小院运行绩效并非由单一层面的要素决定，而是有赖于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要素组成的不同前因组态[23]。学校作为科技小院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市场作为科技小院最大的供销商，政府作为科技小院的引导者兼监管者，三者促进了科技小院的发展和谐稳定。如今科技小院为农村带来巨大的收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大跨越，科技小院“保姆式”服务式模式下也应避免“三农”对科技小院的完全依赖，或者将科技小院视为“聚宝盆”而因此坐享其成。因此，完善科技小院助农模式、理顺科技小院运行机制十分必要。同时，高校服务模式下高校是乡村振兴主要参与者，然而仅依靠高校单一的力量或许无法更好地支撑科技小院发展壮大，因而科技小院建设要充分利用好政府以及市场的作用。
4.2.2  生态环境从有到优，科技小院提质保量
如今科技小院的数量与日俱增，数量高增长之时也当避免“面子工程”。政府、企业、高校对科技小院予以了政策、资金等的支持，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科技小院的监督、追踪和指导，避免科技小院建设鱼龙混杂；同时高校领导也应加强对科技小院的监管，主动下沉视察、避免表面工作。除了科技小院成员要同农民建立情感共同体，科技小院一头连接高校，一头紧系农民，只有高校、农民统一战线，这样才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同时，高校领导通过视察，避免科技小院建设成为“面子工作”，确保其解民生、做实事；同时确保及时了解科技小院发展所需，协助科技小院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并严格把控保质保量。
其次，科技小院的建设发展应循序渐进，避免“地震式”变革，提倡渐进式变革。科技小院成员作为外来人员在刚进入农村之时，多数是一个“外来人”的身份，在与长期受小农经济影响的农民未建立情感共同体之前，科技小院无法很好地与当地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也无法发挥人力资本效益最大化；而在无法确认科技小院能够赋予农村的价值和利益之前，农民无法信任小院给出的愿景。如果科技小院同乡村只是进行简单的互动、建立“口头协议”，那么无法实现“破冰”，必须先同当地的人民建立感情，再逐步推进项目开展。而且，农民的耕作以传统模式为主，当新手段和陌生群体闯入时，农民很可能无法一下子全盘接受，所以不能强制当地居民采取科技小院的模式，而应当先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了解当地农业发展状况，循序渐进地开展相关活动。
4.2.3  生态系统与时俱进，生态链可持续发展
一是打破学科层次边界。科技小院班子在目前由导师团队加研究生构成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让涉农高校本科生及博士生一同参与，既增加各个层次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各个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又通过扩大人才群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增加科技小院执行力，打破乡村振兴面临的“才下不去”的困境。
二是打破省域边界。在科技小院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有的农民不愿意做“小白鼠”，有过相关农业指导经验的人更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任，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指导盲区”，科技小院人员除了学习其他优秀基地的经验，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开设科技小院，比如开通一些跨省项目，以增加科技小院的经验并相互借鉴学习，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乡村振兴策略，促进跨省帮扶。
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的《“十四五”时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施方案》指出，乡村振兴帮扶方式包括跨省帮扶和省内帮扶两类，跨省帮扶主体以社会工作先发地区省级民政部门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在省级民政部门协作实施。截至2023年，全国共有30个省份72个单位建设了837个科技小院，其中有跨省份项目的为10个省份的14所高校的科技校园，跨省份项目集中在国内东部，以北京省为范本，其他绝大部分高校科技小院项目还是主要在本省份内开展。跨地域的科技小院基地的打造，可以更好地丰富相关实践经验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此外，也可以开展一些跨科技小院的活动，由于每个科技小院基地的组织环境、研究的产品都有着差异，因此，各个科技小院之间的互相沟通交流是十分必要的，跨地域、跨小院的共享与实践可以有效加快科技小院模式的有效推进。
4.2.4  原有生态稳定发展，模范生态大力推广
加强对成效显著的科技小院的宣传十分必要。在经验上，通过宣传报道可以为其他科技小院提供样板；在情感上，对实施较好、成效突出的小院予以报道和宣传，可以加强科技小院建设发展的理想信念以及工作斗志，坚定乡村振兴的步伐；在推进上，通过宣传加强科技小院知名度和当地人对科技小院信任度，有助于推动科技小院的工作开展与实施。
5  结论
[bookmark: OLE_LINK17]科技小院模式，作为高校教育革新的典范，独具匠心地融合了理论教育与实践操作，这一创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而且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的崭新力量。在科技小院的引领下，乡村有望实现产业、人才、技术、文化和生态的五大振兴，为乡村的全面繁荣奠定坚实基础。作为一项集人才培养与生产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教育模式，科技小院一经实施便迅速获得了政府、高校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社会广泛支持、学校全力推进的繁荣景象，未来更应深化对科技小院的建设与研究，持续强化其在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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